
早期社会主义文学想象的儒学渊源
———以蔡元培和《新年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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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展开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最初构建。蔡元培及其乌托邦小说
《新年梦》，是现代儒学与“社会主义”对话的重要开端。空想社会主义与儒家大同乌托邦的化合，西方革命思

潮与公羊学革命思想的沟通，儒家知识人的国家想象发生了深刻转向。通过中西乌托邦思想的深入对话，中

国知识分子塑就了一种东方的美学人文主义，展现出积极建构人类主体性与乌托邦理想的力量，其中包含着

儒学和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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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儒学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对话论辩，是理解 ２０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最为重要的主线之
一。蔡元培是中国早期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重要启蒙者，其创作的乌托邦小说《新年梦》

（１９０４）凝聚了一代知识人的革命理想，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小说的开端。对此可以从两个层面上
把握：一是早期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理想；二是建构于晚清公羊学转型上的儒家大同乌托邦

理想。前者是 ２０世纪初最为重要、影响甚为广泛的西学思潮之一，后者则是这一社会大转型时期深受
儒学熏陶的知识人共有的深层心结。蔡元培和《新年梦》提供了后人解读这两大思潮交汇激荡的范本，

不仅展现了一场中西知识人之间有关“社会主义”的深入对话，同时折射出儒学在文学和社会转型之中

的建构力量，并且就其对话深入之程度而言，更接近于中西思想的本源。

一　 “社会主义派哲学”的兴起

１９００年前后，早期社会主义和无政府革命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人是最早
的传播者，梁启超称之为“社会主义派哲学”。“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 １８
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①，因与礼运大同暗合，梁启超不仅认为这是“康南海哲学”的最终归属，

更代表孔学之真意，甚至作为“复原孔教”运动乃至“今文学”运动的中心思想。蔡元培《新年梦》以“一

民”所见所闻展现了这一早期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传播的过程。小说作者蔡元培字“孑民”，“一民”即“孑

民”，作为 ２０世纪知识分子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不仅在思想上开创了国家想象的新境界，更在行动上
体现了传统文人知行合一的珍贵品质。

蔡元培一直有“周公”之称，《新年梦》可以看作 ２０ 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周公梦”。吴稚晖评价
蔡元培是“周公型人物”，他说，如果我们以之比古人，蔡先生很像周公，“不骄不吝”，“一沐三握发，一饭

三吐哺”。什么事情，也是“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俨如周公风度，“先生托政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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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将恃以彻底救国”①。吴稚晖的评价主要着眼于蔡元培先生的政治、学术和教育理想三个层面。

蔡元培本人在政治学术与教育事业上，都志在为中华民族制礼作乐，其本人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来源

于周公。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全在礼乐。礼乐的完备，是周公的功。所以，古代尊周公为先圣，近

人也有说古文家经学是从周公出的”②。２０世纪初，随着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科
学主义等等西学思潮的涌入，“周公梦”———这一儒家中国梦原型的内部性质发生了变化。

小说中，“一民”先生早年在德国读书便与民党常往来，后被派到俄国运动民党，几个月后，民党全

胜了，满洲也收回了。在保守的“天国”中国，内中只有俄国的民党，也是从绳子、刀子底下过来，新近脱

了难，报了仇。自己想称心纵意地办起事来。文中所谓“民党”，乃是俄国“民粹派”虚无党。《新年梦》

分六次发表于《俄事警闻》（１９０４ 年 ２ 月 １７—２０ 日，２ 月 ２４—２５ 日）。《俄事警闻》于 １９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创刊，１９０４年更名为《警钟日报》，是“对俄同志会”的会报。蔡元培等主编，“专录俄人侵满消息，以
唤起国人注意”③。１９０５年之前的上海革命风潮中，革命派的暗杀暴动多效仿俄国虚无党。有不少学者
认为，《警钟日报》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源流之一。④“民粹派”宣传在村舍及小农经济的基础

上立即进行社会主义变革。尽管民粹派、虚无党、无政府派、社会主义派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但在当

时的西方国家介绍这些派别时，并不在意其中的差别，特别在中国的内忧外患之下，革命者迫切需要一

种新的信仰以激励种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信仰因为与中国的传统乌托邦理想多有契合，最为广泛

地受到各路知识人追捧。其中不仅有革命派蔡元培、孙中山、章太炎、刘师培等人，也有改良派梁启超、韩

文举等人。《新年梦》因为宣传“虚无党”革命事迹多被当代研究者作为无政府小说，而追根溯源，蔡元培、

蒋维乔则以“社会主义”视之，这正体现出晚清“社会主义派哲学”的混杂性及其思想来源的复杂性。

虽然各界都视《礼运·大同篇》为晚清乌托邦思想复兴的重要来源，但其所强调的礼治思想对大同

思想并无进一步深化，更不具备强烈的未来意识，仅仅停留于小康之义，甚至是在悲悼大同观念的逝去。

黄摩西、天缪生将《水浒》所建构的理想国也比附为“社会主义”，甚至将施耐庵与柏拉图、巴枯宁、托尔

斯泰以及狄更斯相提并论，并把《水浒》说成“社会主义小说”“虚无党小说”，以及理所当然的“政治小

说”⑤。黄摩西说：“《水浒》一书，纯是社会主义。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谓至矣，自有历史以来，未有以百

余人组织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资格而不失其秩序，人人皆有独立之才而不枉其委用者也。山泊一局，

几于乌托邦矣。”⑥究其实质，梁山泊只是一个儒家侠义精神的桃花源，与传统的乐土叙事并无根本不

同。如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虽以“祖国的第一政治小说”为副标题，但是难以掩饰心中对梁山好汉未

能建立正义政府制宪的遗憾：“若能仿今日《新中国未来记》《狮子吼》诸书，明订各项章程，作为国民之

标本，则善之善者也。”⑦

据蔡元培口述、黄世晖笔记的《传略》云，“是时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废婚姻之说，已流入中国。

孑民亦深信之。曾于《警钟》中揭《新年梦》小说以见意”⑧。蒋维乔《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中亦记载，

“君之办女学也，不规规乎普通科目，而注重精神；夙抱社会主义，顾不轻以语人。盖壬、癸之间，知革命

主义者尚鲜，至社会主义，则未经人道，偶有一二留学生道及之，类皆不矜细行，为世诟病”⑨。此女学所

谓“精神”的重要内容便是虚无党精神，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早期形态。此时上海的革命运动为强烈的救

亡意识所浸染，绝望心理与暗杀暴动互为激发，塑造了这一时期知识人独特的革命虚无主义情调。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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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学便是一个重要的暗杀的“种子”，因为暗杀于女子最相宜。①以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苏报》（《俄

事警闻》前身）为中心，无政府主义渐入中国。张继在《苏报》《国民日日报》鼓吹革命，发表《“无政府主

义”序》，更有“四万万人要杀去一万万”云云，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②。蔡元培、张继、刘

师培等无政府主将，将革命精义引申进黄帝与船山的圣人理想之中，誓以革命魔力转旋世界而鼓铸之，

造就新时代的“黄帝魂”。他们是一群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魔鬼”，毫无畏惧地冲向自我毁灭，同

时带有一股深刻的、无可救药的形而上诉求。晚清文人的革命虚无主义，使他们限于严重的自我分裂之

中，同时渴望一种神秘但久已失落的整体性。

蔡元培怀揣社会主义理想但又秘不示人，其心态、行迹与康有为等人怀揣《大同书》如出一辙，社会

的分裂与自我的分裂，使蔡氏感叹“惟其（社会主义）意，以为平等主义，非世界大多数人承认后，绝难实

行”。此与梁启超、韩文举等康门弟子的说法如出一辙。虚无党精神和无政府、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论从

日本导入，康门弟子功不可没，但梁启超和韩文举亦认为，无政府精神虽近大同之义，但是立意高远，当

下不能实行。《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也说康有为《大同书》秘不示人，也不以此义教学，因为今方为

“据乱世”，只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否则将陷天下于洪水猛兽。如果说《新学伪经考》像一场飓风，《孔

子改制考》和《大同书》则是“火山大喷火”和“大地震”③。

与康有为更为深层的相似在于，他们都继承了公羊学的革命传统。康有为之所以能以“火山大喷

火”和“大地震”撼动整个帝国，重要原因在于，“他把孔子写成了一个伟大的先知和改革者，给出了堪比

现代西方思想家的天才想法”④。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认为，康有为写《春秋三世义》《大同学说》等

书，以发明孔子之真意，而“康南海之哲学”犹重“社会主义派哲学”。在儒家革命理想的层面，蔡元培尤

受《春秋公羊传》的影响。⑤

《新年梦》“一民”即为“孑民”，是作者心中素王精神的化身，代孔子为新时代立法。刘小枫《儒家

革命精神源流考》指出，《公羊传》的思想结构不是天时自然法理，而是民族历史生成的宗法法理（一王

大法）；革命家的中心形象不是汤武，而是孔子。汤武革命只是受天命行道，孔子革命则是受天命立法，

这就根本突破了天时自然法理的思想结构。因此，推进儒家革命论的，不是（齐诗）“五际”革命说和（京

房易传）“四时”革命说，而是公羊家的孔子“素王”革命论。⑥蔡元培《传略》记载，孑民年轻时便好以公

羊春秋三世义说进化论，精读《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传》《梁传》等等。最想编的是《说文声系义

证》和《公羊春秋大义》。其乡人更以康党疑之，彼亦不与辩也。在绍兴中西学堂之中，马用锡、杜亚泉

等人提倡民权、女权，孑民常右新派，自己在婚姻中也是早期女权主义的践行者。蔡元培与康有为、梁启

超等人对大同之义的理解都是晚清“今文学”运动的一部分。

公羊学所定义的一种三世交替循环的秩序原理，以及宇宙本位的政治观，构成了中国历史和文学的

深层结构。“对当时的公羊学者来说，关于《春秋》有两个神圣不可冒犯的假设：第一，它提供了合法性

的终结来源———现代宪法的古代对应物———所以它构成了他们声称的儒家普世主义的基础；第二，它对

东周历史的部分记述提示了一个规范模式，可以用来衡量和评价现实，但又有足够的灵活性，去介入历

史变动的实际过程。”⑦不过从本质上说，公羊学依然是一种循环论的历史观，三世有兴衰更替，但社会

秩序最终仍由先在的宇宙秩序决定，此即董仲舒所谓历史存在于“天人感应”之中。历史的循环论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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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意识，并不具备现代性的“时间性格”，这一情况在清季公羊学的复兴浪潮中才获得扭转。①

《剑桥中国文学史》将对公羊学家最高的赞美献给了康有为。该书认为康有为的乌托邦作为一个

宏大的愿景“检验了公羊学综合来源迥异的古今思想的最终限度”②。正是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与近代儒

家大同乌托邦的彼此暗合，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则与公羊学素王革命论的相互激发，最大程度统合了康有

为、梁启超、蔡元培乌托邦内部巨大的矛盾和分歧，这一代知识人以空前的热情和狂想，检验了古典儒家

乌托邦精神融化来源各异的西方现代思想的最终限度。比起五四学衡派转向文化层面的“昌明国粹、

融化新知”，２０世纪初知识分子的境界与气魄显然更为宏大高远。

二　 集体乌托邦思想的中西对话

论者多有认为，与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不同，《新年梦》体现了蔡元培的国家论思想，其实这一说法并

不全面。更准确地说，蔡元培的理想是一种集体性的乌托邦。

尽管在《新年梦》中，蔡元培的确强调一国不能胜别国，因为一国被一家一家分了，传统的儒家伦理

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所以落得被欺负的命运。在未来的支那大陆，则是人人“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灵魂”。

不过，文中蔡元培对国家的批判同样激烈，正因为人类把一半的精力花在家上，一半的精力花在国上，所

以不能实现世界主义，人的力量都靡费掉了，所以更不能战胜自然。《新年梦》人格理想的塑造，是先要

去家界，把家人塑造成国人，最后去国界，塑造成“世界人”。只有这一“世界人”才能“胜自然”，此寓意

意在指出人类的终极目标是脱离自然，达到完整的、和谐的、无阶级的文明。

《大同书》和《新年梦》之所以与西方乌托邦美学可以形成中西对话，盖因为此集体乌托邦正是人类

思想的一种“原型”。在柏拉图《理想国》和轴心时代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中，都可以看见不同文明中集体

乌托邦的原型，他们都可以被统摄在某种天人合一的宇宙王制的集体幻想之中。弗莱《批评的解剖》

中，乌托邦在源始处，而历史是作为恶魔般衰朽的过程，乌托邦文化将人类从恶魔般的历史中解救出来。

通过神话原型，文学创作和批评展现对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社会进行象征思考的程度。在詹姆逊和谢少

波眼中，乌托邦叙事正是弗莱给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的遗产。对马克思而言，历史是有关“从必然王国

进入自由王国的集体抗争”惟一未完成的叙事。这种预言式的历史观在未来拯救的意义上重估了一切

社会历史运动，并对历史性现实进行了先在地永不停息地批判。③对于历史，儒家知识人有一个总结性

的评价。两千年以来的政治都是秦政，皆大盗也；两千年以来的学问都是荀学，皆乡愿也。历史是大盗

利用乡愿，乡愿工媚大盗的历史。蔡元培则对西方和中国的历史文化，都持有一种“泛退化论”的观念。

中国和欧洲都有一个经由古典繁荣时代到中世纪之退步时代。④《新年梦》中，所有历史上的罪恶和生命

中的悲苦，都是身陷在自然与历史的对立之中，也就是深陷于社会的分裂、战争的毁灭、阶级的压迫、国

家的征伐、家庭的私利以及风俗和道德的颓败所笼罩的世界之中。而只有一个自由的、世界的、无阶级

的集体乌托邦，才可以超越自然与历史的束缚，让人成为宇宙的中心。

这一集体乌托邦是晚清“保群进化”的产物，它要求改变“任天为治”的现实世界，这也是马克思所

说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蔡元培将公羊学抽象的朴素进化论置入历史之中，《新年梦》与其说

是对国家命运的思考，不如说是对人类群体命运的思考，是中国文人集体政治理想的投射。这一集体的

“群”的理想，要求“各人把靡费在家里面的力量充公”，“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灵魂”。其余各国不是有世

袭的皇帝，就是有娇贵的政党，与中国交战，中国上下如一人，竟然连一个奸细和一张地图都买不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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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陆军被中国击败，原来的势力范围统统消灭。于是成立弭兵会、万国公法裁判所和世界军，铁路四

通八达，“又省了许多你的、我的那些分别词，善、恶、恩、怨等类的形容词，那些骂詈恶谑的话自然没有

了”，中国的语言最后传遍五洲，在文字上养成思想，又从思想上发到实事。最后国家消灭，万国公法裁

判所和世界军自然没有存在的必要，立一个胜自然会，人间没有争斗，大家协力同自然争，天气寒暑空气

都听人类的排驭，以至于到星球去殖民。“一民”的“社会的自我”几乎完全覆盖了“个人的自我”。

希腊传统以参与精神为核心，希伯来文化注重奉献思想，而罗马基督教传统更为强调个人本位。这

构成了近代政治文明的三重遗产，也造成了社会自我与个人自我的分裂。从某种意义上说，与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出发点一样，“群治”既包括“国治”，更超越“国治”，作为一种文学乌托邦，它

断言有一种普遍价值和社会集体统一体。这一“群治乌托邦”曾经出现在唐虞三代，也出现在柏拉图的

理想国之中。孔子对隐者批评的回应中，也要求道德行动只能在人群或社会之中展开。蔡元培《新年

梦》明知人世不可拯救而非要去拯救，并且只有“一民”在“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的集体乌托邦中，

展开自身的道德行动，才能“为不可为之事”。就此而言，蔡元培的社会主义乌托邦更接近于希腊的传

统，而弗莱《批评的解剖》正是柏拉图文化观下的产物。如果说，后者是弗莱赠予马克思主义的遗产，那

么《新年梦》、公羊学引申而来的儒家革命论则是晚清文人赠予东方社会主义者的一笔重要遗产。

然而，堕落的言谈也常常以“社会主义”之名，采取集体乌托邦的形式。随着革命民粹主义、虚无党

精神、无政府主义传入中国，反人性异化的革命随时会产生新的异化形式，甚至会不断地繁殖混乱和暴

力。事实上，此时的不少知识人多在“集体社会”与“群众堕落”之间徘徊。马君武观察到，“《列子》之

华胥国，陶渊明之桃花源，皆与此等学说最相近。然泰西既立一言，则必求其能实行于世。前死后继，故

能建立社会主义，而握今世莫大之权力。列陶之徒，放言自恣，而无实行其主义之心，故世人亦止以游戏

文章读之而已，此诚可叹也”①。蔡元培对国人将社会主义庸俗化的趋向同样非常警惕。

中国小说一道，在蔡元培看来多涉男女之情，或者鬼怪神仙之谈，如《水浒传》《红楼梦》，在昔人已

有目为诲淫诲盗者。②小说者，皆民史之流，但是蔡元培又说：“若能祛猥亵怪诞之弊，而纬以正大确实之

义，则善矣。”③蔡元培的小说观承接了传统士大夫的诗教观，是一种政治无意识的展现，诗歌小说感情

所溢之处，必须以景物、伦理和政事界之，否则“敬傅刍荛狂夫之议”终归会落入诲淫诲盗之作。失去

了“正大确实”则小说便是小道，百害无一利，社会主义亦沦落为马君武所言的世人的“游戏文章”。

蔡元培言此时的社会主义论者，“尔时中国持此主义者，己既不名一钱，亦不肯作工，而惟瞹他人之财

以供挥霍，曰：‘此本公物也’。或常作狭邪游，且诱惑良家女子，而有时且与人妒争，自相矛盾。以是

益为人所讪笑”④。蔡元培《新年梦》弘扬共和、平等、自由之义，但认为“非世界大多数人承认后，绝

难实行”，蔡元培落入了与俄国民粹主义精神领袖赫尔芩相似的现代困境之中。这是一个“平等与优

异相互冲突的价值”，认识到精英等级的不公，但又珍惜真正的贵族所特有的思想、道德自由和美学

的优点。

周作人的《蔡孑民》描述蔡元培是一个奇人更是怪物，这正是一个巨大的困境的展现，“他是翰林，

却又是革命党。假如说是‘康党’，就是‘保皇党’，虽然在正统派看来也是乱党，到底也还讲得过去，但

是他是排满的革命党，这道理便太费解了”⑤。这种费解正是知识人在“翰林”与“革命党”、“精英”与

“群众”乃至“集体”与“个体”、“自由”与“道德”、“激进”与“保守”等等一系列对立的困境中的彷徨之

声，也正是在这一交错激辩中，晚清小说展开了中西乌托邦美学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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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学人文主义：蔡元培的遗产

以赛亚·伯林彰明，赫尔芩深知“人所犯的极大罪恶之一，是将道德责任卸下自己的肩膀而转嫁给

一个无可预测的未来秩序———以对某种遥远乌托邦的信仰，来洗涤其巨恶大罪”①。因此，为避免作为

“遥远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的不可预测性，蔡元培没有虚设一个创造天地万物的最高神，而是一方面

主动接受一个既有的物性世界，另一方面是激发自身原动性的自觉。

《新年梦》所言“社会主义”，意在返回儒家乌托邦的深处，重构一个现代的道德理想国。道德性存

在的本质不是去玄思人或物的创造者，而是以“一民”的行动证成自身的存在，即借助道德的力量“自我

造就”。《新年梦》有关风俗道德的阐述，很容易让人想起康有为《大同书》中的有关配偶、育婴和家庭的

论述，也符合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李提摩太 １８９１ 年所译贝拉米《回头看纪略》（后改名《百年一
觉》）深刻影响了一代知识人，其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未来，与《新年梦》的描绘几近雷同。一觉醒来的

社会主义理想国中，百工属国、薪资平允、工省价廉、老有所养、牢狱空虚、男女并重。真所谓大同之世，

与前百年霄壤之别矣。蔡元培《新年梦》虽然也提出，废政府、废私产、废军备、废姓氏、废家庭、废婚姻、

废法律、统一语言、实行按劳分配，最终废国家实现大同理想，进而征服自然达到自由世界。然而这一切

的前提是人人“必有一介不苟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其虽

然主张“公妻”，但“道学气比较重，他于男女关系向来不苟的”，《中国伦理学史》则是受俞理初影响②，

“社会主义固在此不在彼也”③。

可见，蔡元培要求以伦理教育来支撑想象的空间和科学的自由，从而超越人性恶魔的局限。蔡元培

认为“吾国夙重伦理学”，其社会主义乌托邦继承了周代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从人自身出发来理解人

与世界的存在，正是一种美学人文主义的展现，也是儒家文明的精髓。蒋维乔的《民国教育总长蔡元

培》文末有一段文字尤为值得关注：

夫世界幻象也，吾之形骸幻象中之一物也，而常有至大至善之物，随有生以俱来，所谓真我是

也。惟能修养精神，以见真我者，斯能无人我相，故功成而我不必居，名成而我不必享。无我、无功、

无名，斯能实践社会主义。若而人者，其于世之自命豪杰，汲汲焉攘窃功名，以自快一日之私者何如

哉！夫能无我、无功、无名，而实践社会主义者，微先生又谁与归？④

比较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和《新年梦》，可以发现，蔡元培社会主义乌托邦的中心是人，是作为

“真我”的天地间的“一民”———孑民。世界皆为幻想，但至大至善之物———人的主体性，却可以消解天

和世界的自在性。天和人都在主体化了的秩序下显现自身。如此，无我、无功、无名的道德个体———天

民，才可以实践社会主义。

康有为强调去己界去家界国界进而抵达“天民”，“一民”强调只有去家界才能成为国民，只有去国

界才能成为世界人。《礼运》篇云：“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

于其义。”“中国一民”典出于此。中国传统中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因此孙希旦释“一民”为，君民父子

兄弟之相亲爱，如一家之人，中国虽大，却如手足头目之相捍卫，如一人之身。⑤蔡元培则以现代政治理

念重新诠释了“一民”。《新年梦》中写道，那时候没有君臣的名目，办事到很有条理，没有推诿的、模糊

的。没有父子的名目，小的倒统统有人教他，老的统统有人养他，病的统统有人医他。没有夫妇的名目，

两人合意了，光明正大地在公园里订定。换言之，此“一民”之理想，要求从亲君延伸到亲国，并且“天下

虽远”，终极“中国梦”是超越国家的“天下一家”。“一民”的本质便是“天民”。以此看，以西方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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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概括《新年梦》的全部思想勉为其难，蔡元培的审美乌托邦背后，有着儒家乌托邦的深厚传统。

社会主义想象可以见出“美育代宗教”蕴含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一方面，纯粹之美育，在于陶养

感情，培育人高尚纯洁之习惯，“一民”始终呼吁的便是破除人我之见，消灭利己损人之观念，净化人的

心灵，这也是蔡元培《美育与人生》中的要求。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蔡元培的审美乌托邦回到了“轴

心时代”蕴含的普遍、共同的超越精神，而西方近代以来普遍主义和理想主义（乌托邦）往往指向神学经

典的寓意和象征解释。蔡元培说：“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

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①《新年梦》所体现的社会主义的精神实质正是自由、进步、

普及，它所反对的是各种宗教、政治、科学的强制、保守和有界。社会主义首先是普遍性的，强调“去家

（国、族）界”去做“世界人”，即破人我彼此的偏见，收获完整、和谐、无阶级的文明；社会主义又是超越性

的，强调从“一民”到“天民”，最终要“胜自然”，破除生死利害的顾忌，以人为中心为天地宇宙立法。正

如钱穆所说，“天人合一”之精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归宿处，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

贡献。②

西方乌托邦精神是宗教世俗化的产物，而儒家的人文理想从始至终并不存在理想界与现实界的两

分。蔡元培要营建一个超绝实体的彼岸价值，无论这个价值是社会主义也好，是儒家乌托邦也罢，最终

都要通过美学人文主义精神才能通达。即蔡元培所言“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③。这就打

破了西方美学人文主义传统中的二元对立困境。以弗莱为代表的美学人文主义可以追溯到马修·阿诺

德和马克斯·韦伯，这其中便蕴含了一个谢少波所谓的“奇怪的双重绳索”。即它毁坏了秩序而又重新

乞灵于秩序。一方面通过毁灭社会阶级和个人的界限，设想一种普遍文化；另一方面试图从无所不在的

社会体制的非人化的象征秩序中拯救个人。④

蔡元培融汇了儒家人文传统与社会主义思想的美学乌托邦，不仅受康德影响，将美育作为现象界进

入本体界的基本路径，同时吸纳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感化思想，既在“美学教育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却是不

存在的自由的无阶级社会”上与弗莱心意相通，但在“艺术担当起世界的拯救功能”上与海德格尔等人

又天然地契合。蔡元培言孔子思想为“一是毫无宗教的迷信，二是利用美术的陶养。孔子也言天，也言

命，照孟子的解释，莫之为而为是天，莫之致而至是命，等于数学上的未知数，毫无宗教的气味，孔子的精

神上，毫无宗教的分子”。⑤儒家的君子人格正是打破西方“奇怪的双重绳索”的要义所在。蔡元培对社

会主义的诗意想象，是“无限的人的心灵”的呈现，由美育的陶养到达心灵的无限，扩展为世界的自由，

战胜自然的混乱与无形，掀开人文的启明。

《新年梦》写作于中国革命史上独特的“暗杀时代”，俄国民粹主义、虚无党主义传入，让“社会主义”

充满了破碎与歧义。⑥与别林斯基一样，蔡元培走向社会主义———马克思以前那种“乌托邦”社会主义。

毋庸讳言，对于这种“社会主义”，蔡元培并无深刻的了解，只因为它力倡平等，便趋前拥抱。不过与俄

国文学家不同的是，蔡元培试图用儒家人文精神重新绾起革命的核心理念。所谓自由，即义。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是也。所谓平等，即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所谓友爱，古者盖谓之仁，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忠恕仁是“一切道德之根源，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⑦，也是社会主义

与儒家传统展开对话的重要基础。

蔡元培集中体现了一个 ２０世纪初激进革命者的困境，同时提示后人，空想社会主义终究要回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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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 ６卷，第 ５８６页。
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１９９１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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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问题”》，《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３年第 １０期。



文主义中来，获取积健为雄的路径。也许，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段评语可以用来同样评断别林斯基与蔡

元培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他相信……社会主义并非仅不至于破坏个人人格的自由，反而会在新兴，而

且从此至坚不摧的基础上恢复前所未有的光辉。”①詹姆逊面对宗教、圣杯抑或是魔幻式的“社会主义”

之时，不免感叹“仿佛乌托邦也是回忆，是对自从诞生之前就既忘却却又认知的某种事物的深刻的恢

复”②。中国人文主义的传统时时刻刻都提醒：人才是宇宙间活动的创造者和参与者，以顶天立地之生

命气象，与浩然宇宙同流，参赞化育止于至善。

全球化时代，通过将乌托邦叙事定义为弗莱给马克思主义的遗产，詹姆逊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也试图

从情感、文化层面表达对现代性的反思。在《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詹姆逊指出，社会主义

是一种政治的、社会的和理想的目标的必然性。它意味着对人类的全方位保护，为每一个人提供自由的

存在和发展真实的个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使得人民能够无忧无虑的生活。作为一种未来规划，它也是

一种乌托邦式的观点和替代现存社会体制的体制选择。③然而，这一美学人文主义在西方现代美学中毕

竟不是主导，居于中心的是科学主义与政治军事的现实扩张。从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可

见，只有到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反犹主义之后，文化的普遍主义关怀才显得越来越重要。④事实上，在 ２０
世纪初，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中国知识人中，一种东方美学人文主义已经萌芽，而这一“预言性的乌托邦”

得益于儒家传统一开始便是文化的、大同的、人文主义的。以此看，伊格尔顿所谓“美学意识形态”也是

尚需被反思的概念。

总结本文之讨论，在中国现代美学的重要奠基者蔡元培身上，在《新年梦》中，我们不仅看到伊格尔

顿所谓对资产阶级霸权颠覆、反抗和解构的部分，也应该看到，通过儒家乌托邦思想与早期社会主义思

潮的融合，在 ２０世纪初“中国梦”与“社会主义”对话的开端处，中国知识分子塑造出了一种东方的美学
人文主义，他们借美育突破人体私利的束缚，成就自由无碍的人生，并且展现出积极建构人类主体性与

乌托邦理想的力量。借用谢少波“乌托邦叙事：弗莱给马克思主义的遗产”之譬喻，中国社会主义叙事

的开山之作———《新年梦》以及其中的美学人文主义精神，也应是一个早期革命者蔡元培给社会主义的

遗产。

（责任编辑　 周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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